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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酥油是中国传统乳制品之一,深受各民族喜爱,酥油除作为食品和佛寺用品外,还具备药食同源的

特性,药用价值极高。酥油的药用价值起源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,后通过贸易、朝贡、佛教传播等形式,
经由南北两条路线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汉地,随着中国各民族对其认知不断加深,其药用特征得以凸

显,我国古代各民族对酥油所具备的药食同源理念具有深厚的共通性,体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在医药层面

的多元一体特色,酥油在中医药文化交流、交往、交融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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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ButterisatraditionaldairyproductinChina,whichallethnicgroupsinChinadeeplyloveit.Inadditiontobe-
ingusedasfoodandBuddhisttemplesupplies,ithasthecharacteristicsofthesameoriginasmedicine,foodandhas
highmedicinalvalue.Themedicinalvalueofbutteroriginatedfromtheproductionandlifeofethnicminorities.Thenit
wasintroducedbyethnicminoritiestotheHanareaofthecentralplainsthroughtrade,tribute,Buddhism,andother
differentformsthroughthetworoutesfromthenorthtothesouth.Withthecontinuousdeepeningoftheunderstanding
oftheethnicgroupsacrossChina,themedicinaluseofbutterhasbeenpopularized.Theoriginofmedicineandfoodpos-
sessedbyancientethnicgroupsinChinahasaprofoundcommonality.ItreflectsthediversifiedandintegratedChinese
characteristicsofvariousethnicgroupsinancientChinaatthemedicallevel.Butter,asaspecificmedium,showsthe
historicaldevelopmentpatternofexchanges,andblendingofthetraditionalmedicalcultureandideasofvariousethnic
groupsin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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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酥油是牛或羊乳腺分泌的乳汁经过加工提炼后
的乳制品,其主要成分为乳脂肪,与传统植物油脂和
动物脂肪相比,酥油香气独特,且营养价值极高,是
中国传统乳制品之一,在中国高寒地区游牧少数民
族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,其每年的消耗量巨
大。以酥油为原材料的少数民族传统茶饮———酥油
茶知名度很高,因此多将酥油当作一种食品,或是藏
传佛教寺院中专供祈福燃烧的宗教用品。

此外,酥油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现阶段酥油
相关研究成果较多,但酥油药用起源、发展脉络,以
及为何古今很多少数民族均使用酥油疗疾? 目前尚
缺少共性的认识与结论。这些问题其实质涉及中国
古代各民族“药食同源”医学理念的交流、交往、交
融。本研究以酥油为切入点,旨在发掘整理中国古
代药食同源理念的多元一体特色,以期对传统民族
药酥油的医药文化研究提供参考。

1 酥油名实考

酥油在古代的各类文献中均有记载。从语言文
字角度分析,酥油的“酥”字,或作“苏(蘇)”字,汉代
《说文解字》中未收该字,后见于《玉篇·酉部》“酥,
酪也”[1],现代学者认为“苏”字是汉代对音中一个较
为普遍的对音字,因而认定其性质是一个借词。如
王力先生在其《汉语史稿》中就指出该字为西域借
词[2],从中古汉语音韵看,“苏”:心模合一平。高本
汉、蒲立本等将其拟音为suo,并认为suo由从更早
的*saɦ[3]演化而来,根据中国一些属于藏缅语族的
少数民族语言[4]对脂肪油的发音,有学者认为酥还
有可能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藏语[5]。综上,酥油并
不是中原汉地所产的名物。此外,在古代文献中,酥
油常与酥、酪、醍醐、马思哥油等词伴随出现,并在训
诂时,五者之间还存在互通互用的现象。

按《正字通》[6]释:“酥,孙呼切,音苏。酪,属牛羊
乳煎为之苏。”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[7]曰:“佛书称乳成
酪,酪成酥,酥成醍醐,色黄白作饼,甚甘肥,是也”;《唐
本草》[8]曰:“醍醐出酥中,乃酥之精液也。好酥一石,
有三四升醍醐。熟抨练,贮器中待凝,穿中至底便津
出,取之”;寇宗奭在《本草衍义》[9]载:“作酪时,上一重
凝者为酥,酥上如油者为醍醐,熬之即出,不可多得,
极甘美”;《集韵·模韵》[10]载有:“醍,醍醐,酥之精
液”;《臞仙神隐》云:“以乳入锅,煎二、三沸,倾入盆中
冷定,待面结皮,取皮再煎,油出去滓,入锅内即成酥
油,北方名马思哥油”[11]。由此可知,酥油为奶中提炼
出的脂肪,酥为酥油的省称,马思哥油为酥油的别称,
而酥、酪、醍醐是制乳过程中的系列产物,即熬制乳出
酪,继续熬制酪则出酥,再熬制从酥中出醍醐这一过
程可知,尽管同为由乳中制取之物,但酥油与酥、酪、

醍醐、马思哥油还存在纯度和异名的区别。

2 酥油运用在民族医药文献中的记载

2.1 汉民族医药
从《说文解字》《尔雅》等记载的可产乳牲畜专用

字即反映出,中国古代所驯养产乳牲畜的品种多样
性及地域差异。酥油在古代各民族医学著作中常伴
随有产乳牲畜品种的记载[12],通常入药的酥油多从
牛羊两种家畜乳汁中制取,如唐代《备急千金要方》
和明代《本草纲目》载有牦牛酥、沙牛酥、白羊酥3
种[11],论述大致相同。因此,从唐代至明代的社会生

活中最少能见到3种可以药用的酥油可作药用。
2.1.1 疾病防治 在汉民族医药典籍中,酥油有

着诸多疗效,如《名医别录》[13]载:“酥,主补五脏,利
大小肠,治口疮”,唐代《备急千金要方》[14]认为:“沙
牛、白羊酥,味甘,微寒、无毒。除胸中客热,利大小
肠,治口疮。牦牛酥,味甘,平,无毒。去诸风湿痹除
热,利大便,去宿食。”官修本草《新修本草》[8]载:“酥
油可合诸膏,摩风肿跪跌血瘀”,又《日华子本草》[15]

载:“酥油主除心热肺痿,止渴止嗽,止吐血,润毛
发。”可见,酥油功效记载已十分丰富。至明代,《本
草纲目》进一步总结,认为酥油“味甘、平,无毒。酥
本乳液,润燥调营,与血同功。益虚劳,润脏腑,泽肌
肤,和血脉,止急痛。治诸疮。温酒化服,良”。[11]综
合以上医家认识可知,尽管酥油作为药物依据牛羊
品种分为沙牛酥、白羊酥、牦牛酥3类,但其药物性
味区别并不大,基本为甘、平或微寒之品。功效为益
虚安脏,润燥调营,除热,润肠通便,治口疮,止渴止
嗽,止血,润毛发肌肤,和血止痛。
2.1.2 药物炮制 在古今中药炮制技艺中有酥油
制、酥蜜法两种用到酥油的炮制法。以《雷公炮炙
论》为例,最常见为酥油制,即将净制或切制后的药
物,加入一定量的酥油,共同加热处理的方法[16]。如

白花蛇炮制为:“采得,去之头兼皮鳞带子了,二寸许
锉之,以苦酒浸之一宿,至明漉出,向柳木炭火焙之,
令干,却以酥炙之,酥尽为度。”[17]酥蜜法为复制法中
的一种,即用酥油与蜂蜜以一定的比例混合后涂于
药材上,置无烟火上烤至酥油尽的方法[16]。如杜仲
炮制:“凡使,先须削去粗皮,用酥蜜和作一处,炙之
尽为度,炙干了,细锉用。凡修事一斤,酥二两,蜜三
两,二味相和令一处用也。”[17]。除上述所举,古今用

酥油炮制的药物还见有蛤蚧、厚朴、甲珠、猬皮、石龙
子、皂荚、枇杷叶、蛤蟆等。

医家用酥油炮制药物目的在于两方面:其一酥
油本就是一味中药,添加酥油可以以酥油之性味改
变中药饮片的性味,起到对药物饮片的矫味、矫臭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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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四气五味改变的重要作用,如以酥油制高良姜,能
增强药物的温补开胃作用;补中益气的甘草、黄芪酥
制,可协同增强补气血作用;木香酥炙可缓和香燥之
性;贝母酥炒,可助润燥止咳之功。其二是类似于虎
骨、穿山甲这类质地坚硬的动物骨骼、甲壳类药物酥
制后酥油渗入药材内部,可使质地酥脆,易于粉
碎[18]。
2.2 少数民族医药

在中国传世的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中,酥油
的临床运用更为广泛,其中藏医药和蒙医药均将酥
油视作重要的药物。如《晶珠本草》[19]载:“酥油及熔
化融油均性凉,益智、增强记忆力、增强体力,明目养
发,治肺疾、肺疥,又治创伤、烫伤、烧伤,清虚热、生
肌敛疮。”有学者通过统计学软件分析《四部医典》所
收载的2033首方剂发现,酥油使用频率高达229
次[20],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等各病种。此外,酥油还被
视为藏医第一外伤药物,在外科领域运用广泛,最具
藏医学特色的药浴法亦有用酥油涂擦、沐浴治疗疾
病的记载。

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营养学与药膳学
专著,元代少数民族医药学家忽思慧所撰《饮膳正
要》中不但介绍了酥油“凉、益心肺、止渴、嗽,润毛
发,除肺痿,心热吐血”[21]的性味功效,还收录了很多
用酥油制作的药膳,比如治疗肾虚劳损、骨髓伤败的
羊肠羹,治疗中风、燥热、口干、手足不遂及皮肤热疮
的恶实菜汤等。元末明初刊刻的《回回药方》残卷
中,也大量使用酥油,如治瘫痪口眼歪斜,身筋抽搐
病症,方用“荜茇、剌则牙邪子……胡油三斤半,酥油
一斤 半,以 上 慢 火 煎 至 水 尽,存 油 收 起,随 意 而
食”[22]。

此外,在出土的古代少数民族涉医药文献中也
有酥油运用,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医药文献(编号

Инв.No.6476)[23]中就有酥油治疗便秘的记载,其大
致译文为:“又言:种种久便伏于内,酥油涂其肛门
内,蹈其肩,则通矣”,据笔者研究发现,此治疗便秘
方为外用方,即用酥油灌肠通便,属于早期的肠道栓
剂,这与中原医书中内服酥油通便的给药途径截然
不同,分析其原因是西夏人取酥油润滑利导之效,以
达到通便的治疗效果[24]。尽管这只是古代党项民族
酥油药用的一个例子,但足以印证古代西夏党项民
族也具备药食同源的用药思想特色。此外,新疆出
土的于阗语译本(Ch.ii002与P.2892v)的《医理精
华》,梵语、于阗语双语写本(Ch.ii003)《耆婆书》中均
有酥油药用的记载。如《医理精华》中一则用酥油方
载:“用三果等散和汁液,与牛奶和酥同煎,在晚上适
当地服用,很快治好失明症。”[25]可见,古代深居西北

内陆的党项、于阗、回鹘等少数民族属于喜食牛羊的
游牧民族,使得他们获取酥油极为便利,加之其地域
气候干燥,常年缺水,以酥煎煮药物可作为中原地区
以水煎煮药的有效替代品,展示了古代少数民族的
灵活变通。

综上可见,古代汉族及少数民族在医药领域使
用酥油较为普遍,酥油的功效主治也基本相似,均具
有补益、润燥调营,除热、润肠通便、治疮、止渴止嗽、
止血、润毛发肌肤、和血止痛的功效。

3 酥油药与食的交融

由于在汉代《说文解字》中还未收录“酥”字,因
而有学者认为汉代中原人民是否已会制酥,尚无明
确证 据[26]。至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农 学 著 作《齐 民 要
术》[27]中即有记载关于酥油、酪等乳制品的制作方
法,这说明五胡入华时可能已将酥油制作技艺传入
了汉地。此外,《北史·真腊传》[28]载:“饮食多苏酪、
沙糖、粳粟、米饼。”可见,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
食用酥油的记述。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《神农本草
经集注》[8]及西晋竺法护译《正法华经·药草品第
五》[29]均反映出酥油在当时供作药用的情况。魏晋
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对政治制度、礼俗文化、饮食
及医药等均有影响,促进了酥油、酪等少数民族日常
食用的乳制品在汉地的普及。因此,无论是少数民
族,还是中原地区的汉族,在当时均已掌握酥的制作
方法并运用至医药领域,可以认为至少在魏晋南北
朝时期,酥油即具备了药食同源的特性。

中国隋唐时期,饮食文化进一步发展,饮食丰富
多样,种类繁多[30],并呈现出多民族、多地域交流、交
往、交融的特征,来自少数民族的酥油食品在唐代饮
食文化中地位重要,如王谠《唐语林》卷六记:“时豪
家饮次,起羊肉一斤,层布于巨胡饼,隔中以椒豉,润
以酥,入炉迫之,候肉半熟食之,呼为‘古楼子’。”[31]

《唐书》及《唐六典》记载:“掌牧杂畜,造酥酪脯腊给
纳之事”[32],以及唐诗《影灯夜》描绘:“十万军城百万
灯,酥油香暖夜如蒸”[33]。由此可知,当时中原地区
食用酥油已形成日常化、规模化、产业化发展。在医
药方面,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记载了如茯苓酥及杏仁
酥等多个酥制药膳方。此外,《本草拾遗》[34]载有“以
酥油合诸膏,摩风肿跪跌血瘀”的功效,结合法国国
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唐代古藏文医杂疗方(编号

Pt.1057)中用酥油的按摩方[35],反映出唐代吐蕃民
族与中原汉民族对酥油药食两用功效的交流互鉴。

宋元时期,随着牛羊养殖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,
乳制品生产销售得到长足发展。根据《宋史》记载,
宋代已设有专门管理乳制品生产的机构,《宋史·职
官志》[36]载:“牛羊司乳酪院,供造酥酪。”元代,酥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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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众多民族的主要乳制品之一,酥油在元代文献中
随处可见,不胜枚举。这一时期,各民族交融进一步
加深,官修医书中出现了很多用酥油制作的药膳、药
方,如宋代《太平圣惠方·食治论》[37]的药髓饼子、酥
益方、黑豆方、牛蒡叶羹方,元代忽思慧《饮膳正
要》[21]中酥皮奄子、金髓煎等药膳,均用酥油作为配
伍或作为君药,这使得酥油的药用和食用价值进一
步确立,运用方式也更加多样。

明清以降,各民族间的融合进一步加深,中医药
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,各民族医药学在此期间更加
融合。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,加速了酥油在中国的
使用进程,清代帝王多崇信藏传佛教,尤其是乾隆以
后,北京及周边大量兴建喇嘛庙,酥油除了作为寺庙
的日常消耗品外,亦作药用,使得远离畜牧区的江浙
地区饮食与医药中也有酥油的身影,如清代王士雄
在其《随息居饮食谱》[38]中即收载他经常见到和食用
的药食同源物品,其中即有“酥油、酪、醍醐”这类乳
制品。

以上有关酥油药与食交融的历史记载,与中国
各民族饮食交融史中中国四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
间基本吻合。因此,可以认为酥油药食同源理念的
交融与中国各民族交流、交往、交融密不可分,并逐
渐形成了民族医药多元一体的格局。

4 酥油药用的传播路径

据《藏医史》记载,酥油药用可追溯至藏医学起
源,早在公元前约100年,中国藏族先民就已有用酥
油止血的记载[39],至公元8世纪左右,由著名藏医学
家宇妥·宁玛云丹贡布所著《四部医典》中已存有大
量的用酥油方[40]。此外,成书于公元4世纪,新疆出
土的《鲍威尔写本》及敦煌出土的《医理精华》阿育吠
陀医学著作中也记载了酥油的使用[41]。现代学界认
为,藏医学形成与阿育吠陀医学关系紧密[42],结合此
前对于酥的语言文字溯源及藏医药史记载,可以认
为酥油在传入中原前,其药食同源理念及治疗方法
早已被少数民族先民发现和利用,并形成了利用不
同媒介从两条线路传入中原的格局。
4.1 佛教与西域丝绸之路

酥油以药用形式传入中原的文献记载,可追溯
至梁代陶弘景编著的《本草经集注》[7]文载:“酥出外
国,亦从益州来,本牛羊乳所作也。佛书称乳成酪,
酪成酥,酥成醍醐,色黄白作饼,甚甘肥,是也。”可
见,佛教在酥油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佛教自西
汉末年传入中国后,在魏晋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,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足见当时佛教
的兴盛,酥油作为佛教古今佛教法会及日常生活的
主要消耗品也随之增多。结合《本草经集注》中“佛

书称乳成酪,酪成酥,酥成醍醐”的记述,相关学者考
证得出佛书为《涅槃经》[5],进一步确定了佛教对酥
油传播的影响。此外,魏晋佛家认为由熟酥所出醍
醐是乳制品精中之精,故将其比喻为最高智慧、一乘
教义,遂有现今所说的“醍醐灌顶”一词。以酥油治
疗疾病的记载在佛经中较为常见,如唐代菩提流志
译《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》云:“若患口疮,加持荜豆、
绿豆,煎汁和酥,加持一七遍,含之经日,当即除
瘥。”[43]因此,佛教促进酥油进入中原汉地较为明确。

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出土的文献中有丰富的酥油
药用、食用记载,酥油作为食物、贸易商品及佛教用
品,频繁出现于丝路沿线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。这
充分反映出连贯西域与中原的丝绸之路在中国各民
族交流、交往、交融的历史地位,也体现出丝绸之路
在酥油传播中的重要作用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少
数民族政权如高昌、回鹘、西夏等均崇信佛教,因此
佛教起到了酥油药食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介作用。
4.2 边疆民族与南方商贡之路

《本草经集注》[7]中提到“酥油,亦从益州来”,表
明除了酥油药食文化传播北方路线外,还存在另外
一条由西南向中原汉地传播的路线。益州为西汉元
封五年(前106年)由汉武帝设立,辖区范围大致位
于今四川、贵州、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,区域内有长
江、岷江、珠江等重要水系航道,水运交通便利,便于
贸易和朝贡,为酥油传入中原开辟了水路线路。在
西汉之前,益州较大区域属于古代少数民族聚居区,
如夜郎、百越、夷、濮等,益州郡在汉武帝以兵临滇,
滇王投降后设立,并“赐滇王王印,复长其民”[44],西
汉中央政府对云南行使治权。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
多民族地区的管辖,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
形成与发展。因此,当时的益州呈现出少数民族与
汉族和谐共荣的局面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益州郡所
辖范围缩小至现今四川一带,但其所辖范围内的少
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交往依旧繁荣,推动了益州少
数民族日常食物———酥油传入中原,并被陶弘景等
医家发现和接纳,记载于医学文献之中。

至唐代,茶马古道得以开辟,商贸往来和道府朝
贡频繁,极大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汉地的医
药、饮食交流交往。一些记录西南风物的文献著作,
将当时西南地区的酥油药食文化介绍到中原汉文化
圈,如在《蛮书》[45]中,除介绍云南少数民族食用酥油
外,还有“妇人不粉黛,以酥泽发”的药用美容美发记
载,充分展现当时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制作和使用酥
油的普遍。

综上,酥油传入中原汉地形成了两条路线,一条
路线位居北方,即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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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条路线位居西南方,即通过水路与茶马古道由
西南地区向中原传播。这两条路线促使酥油药食同
源文化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形成了交流、交往、交
融的多维传播格局。

5 结语

本研究认为,酥油药食同源理念的传播和发展
是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”的有力证明,是中华民族医
药交流的成果,体现了中华民族医药体系与文化药
食同源理念的共通性,酥油由少数民族传播至中原,
彰显了民族交流、交往、交融的发展历史,酥油药食
同源文化交流使中华民族之间形成了和谐的互动关
系。数千年来,中华民族医药交流互鉴,促进了民族
交往融合,推进了中医药发展,形成了植根于中华沃
土的中医药文化。

酥油在中医药学中占有重要地位,其对现代社
会疾病防治具有极大价值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
研究酥油,将进一步揭示其药用价值,今后应加大民
族医药发掘力度,开发出更多酥油药、食两用特色产
品,促进药食两用产业经济发展,为人民健康作出更
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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